全面保障国家安全
——载《珠江论丛》2016年第4期

刘跃进

【摘要】当代国家安全包括国民安全、国土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主权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12个基本构成要素。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就是要全面保障这些包含传统和非传统两个方面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安全。为此，国家需要构建包括传统与非传统两种措施和两类机构的全面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的系列讲话，特别是其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事实上蕴涵了“全面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思想。为此，有必要把“全面保障国家安全”与“四个全面”结合起来,把“四个全面”提升为“五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关键词】 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四个全面；五个全面

一
在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由于对最高权力的血腥争夺，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在国家安全中一直处于最突出的地位。同时，由于专制统治权的获得与维护都特别倚重军事武装力量，且多伴随着大规模战争或武力较量，这就使人们不得不重视军事问题，从而使原本是争夺政治权力之强力手段的军事力量，转化为一种安全主体，形成了广受重视的军事安全问题。由此，国家安全长期被简化为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甚至被异化为某家某姓王朝的安全。在“朕即国家”的传统观念和传统实践中，保障国家安全成了运用军事力量保卫皇家的安全。近代由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之后，国家安全虽然不再等于王朝安全，但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突出地表现为政治安全、军事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这样几个方面。
与此不同，随着冷战结束和非传统安全观的兴起，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安全不再被局限于如上几个传统方面，而是被扩展到文化、科技、生态、信息等非传统领域，保障国家安全也不再局限于运用军事力量保障国家政权稳定、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这样几个方面，而是要运用包括文化等软力量在内的一切力量来保障包括文化、科技、生态、信息等当代国家必不可少的各方面构成要素的安全，也就是既要保障传统的政治安全、领土安全、军事安全、主权安全等，又要保障非传统的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这也就是说，构成当代国家安全的每一个要素，无论是传统的领土安全、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还是非传统的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都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内容；而能够保障国家安全的一切手段，无论是传统的军事较量、政治斗争、外交谈判、保密反谍，还是非传统的文化交流、科技发展、信息攻防、生态保护、安全合作，都需要综合运用于国家安全保障中。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就是要广泛运用一切能够运用的手段，特别各种非传统手段，来保障国家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或国家安全每一个构成要素的安全。
按照当代政治学基本原理，人口、土地、政府、主权是国家安全四个基本构成要素。由于政府不仅是一种政治性存在，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一种军事性存在，因而它便包括政治与军事两个方面。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国家安全本身最基本的五个构成要素，即国民安全、国土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主权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理所当然地就要保障构成国家的这些基本要素的安全。
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一种社会存在，其基础依然是经济。离开经济，即便有了国民，有了国土，有了政府，国家也无法存在。因此，经济不仅是国家的一个构成要素，而且是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经济安全也由此成为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之一，而且事实上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安全要素。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思想理论上没有把经济放在其应有的基础地位上，从而使国家理论忽略了经济作为国家之基本构成要素的存在，传统安全观也由此忽略了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基础地位。然而事实上，经济是国家必不可少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经济安全也是国家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之一，而且是处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主权安全之前的原始要素。由此，保障国家安全在事实上一直包括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
与此同时，由于经济活动和整个人类生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自然资源在国家产生初期就已经成为国家生存的另一个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资源安全也便成为国家安全的另一个传统要素。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上之所以没有把资源作为国家构成要素提出来，传统安全观也没有提出资源安全问题，只是因为以往人类生存最重要的也是主要的资源基本上只有土地，而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充分地利用着自然界的几乎所有资源，包括矿产资源、石油资源、动植物资源等等。今天，由于对自然资源的全面依赖和全面利用，资源安全便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独立的构成要素，同时也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原始要素。因此，保障国家安全就必须保障国家自然资源的安全。
与自然资源及经济活动同样原始的，还有一个不同于政治、军事等社会领域的非政治性社会，即非官方社会或民间社会。这种狭义社会的存在，不仅是任何国家都不可缺少的，而且也是国家安全在多数情况下也不可缺少的。这又形成了社会安全问题，社会安全也成了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对象和内容。
如此一来，国家安全便有八个比较原始或传统的构成要素，即国民安全、国土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主权安全。从传统与非传统相区分的角度看，这些要素都是国家安全的传统要素。在当代国家安全实践中，保障国家安全当然包括了保障这些传统国家安全要素的安全。
与此不同，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则是当代才出现的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要素。虽然从根源上讲，不仅文化和技术问题在古代就已经存在，而且生态和信息也早已存在于自然界之中，但是由于这些方面在以往的国家生活中并不突出，特别是并没有显露出对安全的需要，因而它们并不是古老国家中就已存在的安全问题，甚至不是近代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安全问题。文化成为安全问题，是因为近代不同国家的文明冲突的出现，特别是不同文明体系之间战争的出现，以及与此伴随的文化侵略、文化渗透和文化掠夺的出现。科技安全也是由于近代工业出现后，科学对技术的支撑作用日益突出，科学技术的经济效益日益受到重视。至于生态环境，在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上一直不是什么问题，更没有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安全问题，而只有在工业污染日益严重的工业时代，它才以环境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也只有在冷战后期它才由于世界大战阴云的飘散而逐渐成为一个重大的安全问题和重大的国家安全问题。与前述这些安全问题在古代多多少少都有某些痕迹不同，信息安全是一个非常纯粹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信息安全一词中，信息并不是那些普遍存在于自然、社会、思维领域的普通信息，而是指存在于计算机和网络中的信息。因此，信息安全是一个与信息技术相伴随的新生安全问题。在新的时代，保障国家安全显然必须保障这些非常明显的非传统安全要素的安全。
二

虽然对如何在上述些要素中清楚划分出传统要素和非传统要素人们依然存在着不同认识，但对于它们都是当代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则基本没有太多疑义。这就是说，当代国家安全包括了国民安全、国土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主权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这样12个基本构成要素。这12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当代国家安全保障的具体内容。全面保障国家安全，首先就要全面保障这些国家安全基本构成要素的安全。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国家安全本身的构成要素目前已经被排出了这样一个长长的名单，更在于每一个名单下都还有许多二级、三级构成要素，而这些要素是当前人们谈到国家安全时经常说到的。海洋安全、能源安全、石油安全、稀土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核安全、水安全等等，都是这样一些重要内容。只是由于它们可以被分别归为上述12个要素中某种要素的名下，因而我们没有把其与上述12个要素并列。例如，海洋安全主要指的是海洋国土安全，因而基本可以归到国土安全名下，甚至海洋中各种各样丰富珍贵的资源，它们的安全问题又可以归到资源安全名下。再如，能源安全、石油安全、稀土安全、水安全，都是资源安全的内容。像金融安全、粮食安全这样的事件，则是经济安全的次级要素。核安全在当代非常重要，但它并不是一个与上述12个要素平起平坐的独立要素，而是分别处于资源安全、军事安全和科技安全之下的要素，具体来说分别是核资源安全、核武器安全和核技术应用安全。这样分解下去，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将会变得更为复杂，而这种复杂并不是人为制造的，而是客观存在的，是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客观上的复杂性。由此来看，这样一些不同的次级安全要素和再次级安全要素，也都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对象，有时还是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对象。核安全不会因为它是国家安全的次级要素而不重要，保障核安全也不会因为保障的是次级安全要素而变得不那么重要。
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国家安全十二个一级要素的内部结构越来越清晰明了，而且也会因为内部次级要素的日益清晰而不得不改变某些一级要素的名称。例如，当今时代的国家生存空间，除了传统的领陆、领水、领空、底土外，还出现了外太空、网络空间、电磁空间等领域，因而只讲国土安全已经难以准确全面表达当前国家生存空间安全问题。为此，我们用“国域”概念取代“领土”“国土”概念，把传统的领陆、领水、领空、底土等概念分别表述为陆域、水域、空域、底域等概念，同时增加天域、网域、磁域三个概念，并把“国土安全”概念扩展为“国域安全”概念。由此，国域安全就是国家的陆域、水域、空域、底域、天域、磁域、网域等生存发展空间不受分割与威胁的状态，具体由陆域安全、水域安全、空域安全、底域安全、天域安全、磁域安全、网域安全等七个方面构成。

这里，就国域安全和信息安全两个要素包括的次级要素简略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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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各个方面的安全，就必须消除影响和威胁国家安全的各种不利因素，其中既包括自然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既包括国家内部的因素和国家外部的因素，既包括天灾也包括人祸，既包括内忧也包括外患，既包括传统安全威胁也包括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相互交织渗透，是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重要时代特点。从当前来看，暴力恐怖犯罪、网络信息攻击、生态环境恶化、金融风险上升、社会矛盾叠加、贪污腐败严重，多是影响或威胁国家安全的非传统因素。围绕东海和南海岛屿展开的海洋国土的国际争端，也使我国难以排传统军事威胁的风险。如此等等，都是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必须全面关注、全面化解、全面排除的隐患和风险因素。
更重要的是，要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必须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包括各种传统的国家安全保障机构与活动，也必须有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保障机构与活动。从大的方面划分，一个全面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可以分为保障机制与保障活动两大部分，其中的保障机制又可以分硬件和软件，保障活动则包括硬手段的活动与软手段的活动。这从下面的图示中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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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年来，中央在在概括总结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时，提出了“四个全面”的说法，即“全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但是，“四个全面”并不全面，因为它没有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全面”概括进去 ，这就是“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尽管习近平总书记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全面保障国家安全”这样的话，但他2014年提出并在后来不断强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事实上蕴涵了“全面保障国家安全”的思想。由于国家安全在当前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更由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深刻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因而在“四个全而”之外，再加上一个“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也有利于我们更全面掌握和理解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述。

事实上，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一种全面的国家安全观，是涉及当代国家安全方方面面的国家安全观。从构成要素上看，通过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强调“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特别是强调“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习近平总书记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提出共提出了12个安全问题，即人民安全（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这些要素中的前11个是国家安全的一级构成要素，核安全则是以不同资格分别处于军事安全、科技安全、资源安全下的二级要素。如果不局限于2014年4月在国安委第一次会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的讲话，而是全面梳理习近平在此前此后的各种讲话，那么就会发现，习近平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况下还讲过粮食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等等一系列国家安全的二级要素甚至三级要素，而且以不同方式强调了保障这众多国家安全要素之安全的重要意义。
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并不意味对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等量齐观，而需要对复杂多样的安全问题进行合理定位。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习近平曾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就明确指出了人民安全的宗旨性、核心性，指出了政治安全的根本性，指出了经济安全的基础性，指出了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等保障性作用，指出了我国国家安全必须依托国际安全。在这多方面的安全中，只有“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才是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安全与历史上封建王朝国家安全的根本区别，也是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国家安全的根本区别，是最重要的中国特色，即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对此，习近平还具体论述说，要“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
对于“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习近平在首次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也曾具体指出，要“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在后来不久召开的第四届亚信峰会上，习近平以提出“亚洲安全观”的形式，对国际安全及其如何由此保障各国国家作了更具体的论述，指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对于“共同安全”，他的解释是：“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安全应该是包容的。应该把亚洲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恪守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对于综合安全，他说：“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亚洲安全问题极为复杂，既有热点敏感问题，又有民族宗教矛盾，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安全、网络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带来的挑战明显上升，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在进一步拓展。”对于合作安全，他认为：“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要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求同化异、和睦相处。要着眼各国共同安全利益，从低敏感领域入手，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对于可持续安全，他强调：“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
在具体论述国家安全不同构成要素和因素及保障国家安全的具体内容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会上对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做说明时，已经从战略层次上指出了当前保障我国国家安全需要解决的一些战略性问题，其中第一条就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对此，他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如果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是建立健全全面保障国家安全的体制机制的话，那么习近平提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四大职责，则是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在当前需要推进的具体工作。这些具有战略顶层次设计性质的具体工作分别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两年多来，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为开端，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反间谍法》、新《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的颁布实施，以及《国家安全战略纲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已不只是一个理论设想与战略布局，而已经迅速转变为扎扎实实的国家安全实践。从学说理论到实践活动，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已初具有形态。
最后顺便说一句，从逻辑关系上看，“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应作为第二个“全面”排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排在其他三个“全面”之前。这是因为，一个国家最大的事情无外乎两件，一是发展问题，二是安全问题，只有这两方面才是国家大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说的是国家发展问题，是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发展问题。为此，接着就应该有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紧跟其后，即“全面保障国家安全”的问题。甚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无论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说，还是对“全面保障国家安全”来说，都是途径、方法、工具、手段的选择问题，因而应排在发展和安全这两个持久性战略问题之后。这样，习近平重要讲话便可以被概括为“五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作者单位：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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